
平遥东南一片黄土丘陵之间，南西泉村
静卧坡谷，自古流传一句乡谣：“平遥四百零
八村，东南沿上第一村。”柳跟、九龙两河东西
环绕，一脉清泉活水溪河余润，滋养层层田
野，沃土生佳果，此地西瓜沙瓤，甜瓜香甜，当
年独冠平遥四野，是刻在乡人味觉里的故土
清香。

西泉古村岁月绵长，数百年人事起落，琐
碎旧事，一纸笔墨难以尽数。可我心头最牵
挂的，还是南西泉东侧那道东堡陡坡。满目
层层叠叠的黄土圪梁，无峻岭奇峰，只一道绵
长土坡静静横在村东，收纳世代风雨，藏满一
乡人的悲欢生计。

此地唤作东堡上，名号全然依黄土地势
而来。整片地界尽是连绵丘塬，它坐落在南
西泉东边的高处土坡之上，居于村东土梁顶
端，故此得名。这道土坡和别处平缓圪梁截
然不同，坡面陡峻，蜿蜒绵长，一路向上看不
到尽头。旧时行人负重攀登，步步耗费气力，
没有几分韧劲难以登顶，乡亲们便带着敬重，
称它好汉坡。简简单单三个字，道尽黄土坡
行路的万般不易。

在水泥路柏油路未曾铺进村落的年月，
这道陡坡是方圆乡里唯一的通行要道。土路

连通赵壁、遮胡东沿南北，一路蜿蜒通向卜
宜、段村西沿南北一带，黄土丘陵阻隔之间，
所有走亲贩运、下地谋生的往来，全都依托这
条土坡。一代代人靠着这一条坡道，撑起山
间村落的烟火生计。

寒来暑往，岁月更迭，黄土坡印满祖辈奔
波的痕迹。早年没有机动车，出入全靠一身
力气，庄稼、货物全凭人担肩扛；后来有了骡
马、木轮大车，骡驮车拉，日日往返在陡坡之
上。一辈又一辈乡人爬坡上塬，淋漓汗水浸
透脚下黄土，深浅脚印、交错车辙层层叠叠烙
在坡面，每一寸黄土，都藏着黄土人家勤恳度
日的辛劳。

少时人心质朴，最记学雷锋行善的光
景。每到坡下，看见负重爬坡的乡亲推车艰

难、喘息不停，我们一群孩童总会上前搭把
手，合力推车上坡。孩童力气微薄，心意却滚
烫，陡峭漫长的土路上，你来我往的帮扶，是
黄土丘陵间最朴素动人的温情。那时只知坡
道难行，长大后方才读懂，这道坡承载着多少
普通人讨生活的艰难。

时代变迁，平坦大路修满周边丘塬，出行
再也不用攀爬险陡土坡。车马人流尽数转向
新修坦途，曾经朝夕喧闹的好汉坡渐渐冷
清。荒草顺着旧土路逐年蔓延，如今只剩少
有人踏足的幽静小径，安安静静躺在村东土
梁上。

坡道虽少人往来，坡上旧事却半点不曾
褪色。数百年村落变迁、祖辈劳作的辛酸、少
年时代的暖心往事，全都沉淀在这片黄土

里。倘若坐下来细细诉说坡上过往，三日三
夜也道不完其中故事。

追溯明清年间，东西两村乡民同心协力，
想要打通丘陵间的阻隔。众人一锹一镢刨黄
土，一筐一担转运土方，耗费无数时日，在九
龙河沟半崖深挖近百米沟壑；再把掘出的黄
土垒埂铺路，搭起土埂便道衔接狮子堡西侧
土坡，这条连通两处坡道的路，便被乡人称作
二加坡。

先民凭双手改造黄土丘塬，打通出行要
道，居于村东高土塬上的堡子坡道，就此定名
东堡上。一方黄土陡坡，藏着先民同心共建的
坚韧，成为南西泉独有的乡土印记。

满目黄土层层起伏，没有奇峰峻岭，唯有
这道东堡陡坡静静伫立。它不再承载络绎行
人与奔波生计，却牢牢守着一方故土的记
忆。浸透黄土的汗水、坡间回荡的吆喝、年少
助人的暖意，全都化作挥之不去的乡愁，萦绕
在这片丘陵之间。

岁月缓缓流淌，黄土无言，坡道无声。
东堡陡坡藏尽东南沿村落百年烟火，是南
西泉人心底最深的故土念想，年年岁岁静
立塬上，守望村庄，守望这片生生不息的黄
土家园。

一坡黄土载乡愁一坡黄土载乡愁
善 缘

20 世纪 70 年代，最让
孩子们期盼的，是每逢学校
放假，跟随我回娘家探亲。
对他们而言，能回趟姥姥家
是一年里最快乐的时光，可
每次赶火车，对我都是一场
满心焦灼的奔波。

那时我家住在矿上，偏
僻闭塞，距离最近的火车站
足有十多里路。没有公交，
没有代步车，每逢赶火车那
天，我总是带着几个孩子及
早出门，步履匆匆。

那时候出行格外艰难，
火车是长途远行唯一的选
择，时间固定，车次稀少。
为了不误车，每次出发前，
我会早早收拾行李，把一只
帆布提包塞得满满当当，再
捆上一个大布包袱，里面装
着带给长辈的吃食与衣物，这便是我们全部的行囊。

几十年光阴流转，当年赶火车的一幕幕往事，依旧清晰
地镌刻在脑海中，一路长途跋涉，颠簸奔波，好不容易抵达
火车站，来不及稍作休息，便立刻冲向候车室排队购票，紧
紧攥住车票的那一刻，悬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此
时，浑身疲惫不堪，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

无数次赶火车的经历，有两件往事永远定格在记忆
中。一个白茫茫的雪天，道路湿滑难行，我们一路踉跄迈
步，脚上沾满泥浆，眼见就要误火车了，我心急如焚，却束
手无策。正值一筹莫展之际，“柳暗花明又一村”，恰遇几
个矿务局技校放学的女生，她们得知我赶火车的艰难，毫
不犹豫施以援手，立即跑过来帮忙背孩子、拿挎包，一路
小跑奔向车站，我手忙脚乱仓促上车，还没来得及向女孩
们道谢，列车已经启动。时隔多年，我仍能想起女孩们挂
在脸上的笑意，是那么纯洁、动人，刻骨铭心。

最让我常怀感念的，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司机。那
天我和孩子们背着沉重的行囊，一路步履蹒跚。一位路过
的司机目睹了我们的窘迫，立即停下车来，热情邀我们坐进
车内，一踩油门，直奔火车站。在那个清贫闭塞的年代，这
份善意显得格外珍贵，时至今日，我依旧记得小伙子爽朗的
笑容、清澈的眼神，这种质朴无私的善意，犹如一粒茁壮的
种子，生生不息。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数十年光阴倏忽而逝，四通八达
的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的足迹踏遍天
南地北，往昔赶路的窘迫与慌乱，早已化作过往云烟。可每
到寒冬岁末，看着铺天盖地的春运新闻，望着背负行囊，焦
急赶火车的旅人，我会瞬间想起当年带着孩子们一路跋涉、
仓促奔波赶火车的一幕幕情景。

那些夹杂着焦灼、狼狈、温暖与期盼的往事，久久萦绕
心头。旅途纵然辛苦平淡，却藏着最真挚的岁月印记，抚今
追昔，我更加珍惜如今安稳美好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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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值此八一建军节之际，晋中市楹联艺术家协会
组织广大联家诗友，创作了大量怀念革命先烈、赞美
守防军人的诗词、楹联，现从中选取部分佳作与大家
分享，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人民更
加幸福、祖国更加繁荣！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99周年周年

联

建军节颂
血染红旗，击退狂风巨浪；
枪听党话，铸成铁骨英魂。

——高巨寿

建军节颂
古田建制，支部根扎连队；
八一持枪，井冈屹立万年。

——高萍

老班长
昔日握枪，鲜血青春酬故土；
今朝退役，老兵铁骨护民生。

——王素音

题八一
守护和平，铁肩道义担天下；
安居岁月，赤胆军魂壮国威。

——孟凤鸣

怀左权将军
（一）

帷幄运筹，密遣奇兵锄魍魅；
丹心报国，长留浩气慰忠魂。

（二）
大德兴庄，除夕扬戈歼敌特；
昭馀鏖战，忠魂雪恨慰先贤。

——郭玉玺

联题太行山三则
（一）百团大战
土屋油灯亮，长夜明曦，
千计筹谋基石固；
狮山战火铭，铜墙铁壁，
百团跃起日倭残。
（二）太行坂山
旗展群峰挺，云海卷波涛，
倭寇心惊魂灭处；
晨辉万壑荣，田园藏锦绣，
农家景美舞欢时。

（三）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
山河碎，草木惊，太行铁骨筑长城，
旌旗展处，红星印记杨枝里；
日月新，田园美，乡水清波歌盛世，
庆泰随时，黄土情怀院落中。

——魏功钰

诗

五律·英雄愿
梦翔驰碧宇，魂铸立人峰。
久有凌云志，甘当傲雪松。
寒山飞铁虎，沧海舞金龙。
血染英雄路，锤镰我独钟。

——袁培智

七律·心中的左权
太行叠嶂锁烽烟，名将英魂驻晋川。
仗剑驱倭安四野，筹谋御寇护千田。
一腔碧血酬家院，万丈丹心照昊天。
殉国丰碑留岭上，清风长颂左公贤。

——孙映东

七律·八一颂
南昌义帜起狂澜，百战征衣血未干。
铁甲靖氛清禹甸，丹心卫国佑民安。
英魂铸作金汤固，浩气凝成玉宇寒。
且喜今朝龙剑在，雄师永镇九州磐。

——朱培明

七古·昭馀英贤
昭馀东观出贤郎，丁丑辞家赴战场。
转战太行驱虏寇，从戎抗大蓄韬扬。
戊寅矢志投红帜，七三寒暑抱丹肠。
排连累擢跻师副，百战征衫渍血香。
屡遭锋镝侵筋骨，久经危厄傲风霜。

淮海挥戈摧敌垒，飞帆渡江扫逆猖。
中州勘定渝城复，万里河山归禹疆。
远驰川藏安边徼，永执干戈护朔荒。
己亥金秋逢盛典，层楼观礼睹龙章。
三章勋绶辉襟袂，一世功名阅海桑。
本守村庐存素朴，长携赤胆固家邦。

——郭玉玺

词

浣溪沙·四渡赤水
星火燎原赤帜扬，共纾国难灭豺

狼。敢凌风雪卧冰霜。
四渡奇兵天下勇，千旋恶浪水中

强。艰辛战斗赴前方。
——弓学斌

卜算子·平型关大捷
峪谷伏神兵，勇士山峰待。一战

歼除鬼子狂，捷报传平海。
傲骨在乔沟，浩气铭怀载。打败

倭军不可胜，血染更风采。
——弓学斌

青玉案·泸定桥祭
红军泸定桥飞夺。总追祭、英雄

血。铁索横空寒欲绝。一宵雷火，万
峰震彻。战斗尤残烈。

斜阳漫染征衣冽。弹洞颓垣藓犹
热。莫道雄关真似铁。星河低映，霜
风呜咽。难忘当年月。

——李怀科

江城子·八一建军节感怀
燎原星火起洪都，踏征途，裂天

枢。万里关山，剑气啸云衢。血沃中
州酬壮志，驱虎豹，护桑榆。

今朝铁甲镇边隅，驾长车，破雷
弧。碧海青空，航母伴飞舻。试问烽
烟谁可犯？旌旆指，固舆图。

——常美芳

满江红·阳摩寺凭吊
劫起残冬，日寇入、村墟尽殁。枪

响处、横尸满地，野漂殷血。烈焰腾空
焚屋舍，恶狼毁厩剽牲羯。盖凶酋、谎
诱聚乡民，矛戈列。

家国耻，终难绝。苍生痛，何时
歇。伫荒台圮础，狐鼬栖穴。古沼寒
烟浮朽骨，平芜腥气萦悲切。酹川流、

此恨刻山河，千秋雪。

——段国鲜

念奴娇·八一军旗颂
战旌血染，看烽烟四起，天柱擎

立。回望洪都寒刃出，荟萃井冈云

赤。万里征途，八荒靖难，劲舞方天

戟。摧枯除朽，扫清污秽残秩。

守护雪岳边防，巡航沧海，保我神

州域。豪气长存忠魄在，铸就丰碑钢

脊。铁甲披荆，金瓯永固，雷电云霄

激。旂麾开路，新程昂首鸣笛。

——高世荣

八节长欢·贺八一建军节
八一旗扬，倒戈黄埔，试剑南昌。

枪鸣惊跃马，烟卷启分疆。扶危时、立

国昭彰。见雄师、铁骨权纲。踏战歌

穿海岳，浩气凌苍。

今朝再谱鸿章。凭锐志、深耕武

备兴邦。中国铸锋芒，精械巧、东风举

世铿锵。匡华夏，敢逐鹿、势压群方。

从今后、山河天固，威慑四野清霜。

——汤云霞

沁园春·八一颂
暗夜枪鸣，湘赣旗红，劲旅初成。

望井冈星火，燎原禹甸；长征霜雪，血

染云屏。宝塔巍巍，延河荡荡，八载挥

戈振汉声。层楼下，列三军雄士，虎旅

云蒸。

今朝剑气纵横。护疆土、银鹰掠

碧溟。看东风列阵，巨艨踏浪；神舟巡

昊，北斗扬旌。抢险纾危，维和域外，

一片丹衷照汗青。强军梦，仗金戈铁

甲，再启新程。

——眭斌贵

这几日，我在村里整理帮扶资料，那
一叠厚厚的入户访谈卡，记录着来到左权
这一年走过的每一户人家，忽然，我的目
光在一行字上顿住了。那句话，夹杂在一
串数字和户情后面，显得那样突兀，又那
样温柔：“院子里有棵李子树。”

那棵树，定然是有些年头了。某一
年，紫色的、黄色的果子挂满枝头，户主小
心翼翼一颗一颗摘下来，带给城里的孩子
们尝鲜。某个月，它会开一树细碎的白
花，热热闹闹的，像个朴素的梦。某一天，
浓阴洒下满地清凉，那家的主人，或许会
搬个小马扎在院里乘凉，看树影在地上斑
驳。写下这句话的那位同事，彼时是怎样
一种心境呢？或许，户主是个寡言的老
人，问及生活情况只是讷讷回答，走访结
束时，不经意的一瞥，那满树的果子触动
了他，便顺手将这无用之美，写在了最务
实的地方。

这一念，便再也收不住了。我想起了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那句令人凄然的，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
亭亭如盖矣。”树木无言，却比人更长久，
更忠诚。它以自己生命的年轮，镌刻着一
户人家的悲欢离合。

这么想着，那句“院子里有棵李子
树”，便不再是一句简单的话，它成了一首
诗，一个关于坚守与变迁的隐喻，充满了
对乡村嬗变、人事代谢的无尽怅惘。

第二天，为了核实一个信息，我又翻
出那张卡片。可这一次，那句话仿佛失去
了昨日的光晕，又变回了普普通通的一行
字。我看着它所在的位置是“收入来源”
那一栏，旁边是“外出务工”“政策补贴”等
条目。一刹那，我明白了，它出现在那里，
原因简单得几乎有些乏味。记录者的本
意，并非要抒发什么诗情，他只是忠实地
记录了一项经济来源。在他和老人眼里，

那棵李子树和河边的牛、地里的玉米一
样，只是家庭收入的一个细小分支。昨天
在我心中掀起的万千波澜，其最初的起
点，竟是如此的现实与朴素。

我还是我，字还是那些字，李子树也
还是那棵李子树。可在短短的一天之内，
我竟从中看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况
味。一种，是审美的、文学的、关乎时间与
乡愁的喟叹；另一种，则是现实的、经济

的、接地气的生计考量。我忽然想起了辛
弃疾的那句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
见我应如是。”以前读它，只觉是人与山的
相看两不厌。如今再想，我见青山如何，
其实并非青山如何，而是我以自己的心境
去揣度青山罢了。

这就不止是我与一棵李子树的照面
了，分明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一种
工作的哲学。做基层工作的人，日日走村
入户，我们眼里的乡村，到底又是什么
呢？是一组组待填报的数据，一项项待落
实的政策，一个个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这
样去看，乡村便只是一张写满了任务的清
单。可如果换一双眼睛呢？事物是多面
的，它不言不语地立在那里，像那棵李子
树。若心怀悲悯与关切，便能在最枯燥的
表格缝隙里，看见一棵开花的树；若只盯
着任务与指标，便再好的风景，也只是可
以折算成银两的收成。两个人看到的，是
同一棵李子树；两个时刻里的，是同一个
我。不同的是眼光，是心境，是那一份看
待事物的内心取向。

目光从卡片上移开，才发觉窗外已是
黄昏，距离我初到左权，竟已整整一年
了。望向窗外，远处的山脊在暮色里沉默
着，像一头卧着的牛，半睁着眼睛看着
我。我记得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黄
昏，山也是这样的山。可我知道，有些东
西不一样了。

党校培训时，有一位本村人在这里当
保安，热情地问我：“你在哪里住？每次开
党员大会都能看见你。”那一刻，我心里涌
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这一年里，我听到
过许多关于我的评价。这些评价，何尝不
像是那张入户访谈卡上的记录呢？有人
看见了我的“经济收入”，那些看得见的、
可量化的成绩；有人看见了别的什么。他
们以各自的视角、各自的立场，在这同一

个“我”的身上，读出了截然不同的东西。
他们说出的，是我，又不全是我。那里面
掺着他们自己的期许、经验，甚至是对“干
部”这个身份的印象。在这一刻，“能看
见”，是我认为对干部最朴实且最高的评
价了。

我忽然想到，我不也像是那棵李子
树么？在旁人眼里，我或许是有用的，像
那个记录者笔下的一行收入来源；或许
是无用的，像一张表格里一行多余的抒
情。或许被需要，或许被误解，或许被记
住，或许被遗忘。有人看见花开，有人看
见结果，有人只看见一截沉默的树干。
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本心，是否还好好
地长在那里。

这一年里，我认识了这片土地，认识
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我知道谁家
的孩子考上了好大学，知道谁家的老人腿
脚不好、常年吃药。我学会了一些这里的
方言，能从那些带着泥土味儿的尾音里，
分辨出他们是高兴，还是愁烦。这些，才
是我真正扎下的根。这些，便是我自己看
待这片土地的内心取向，不是数据，不是
政绩，而是那些具体的、温热的面孔。

我的心里，也被种下了一棵李子树，
它不问别人如何评说，不计较这一年是风
光还是落寞。它只是在属于自己的节气
里，老老实实地开花、结果。有人摘也罢，
无人问也罢，它都站在那里，把根往更深
的地下扎。这份沉静，这份只管生长的笃
定，便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

那张卡片我已经整理好，归入档案
了。那棵李子树，还在院子里安静地站
着。它还会继续生长下去，在一年又一
年的春风里，在一场又一场的细雨中。
就像这个村庄，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就像我心底那棵悄悄扎下了根的、看不
见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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